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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心弦

我讲与贴身的侍女听时，她总是不信，道：「小姐将那位公子

说得天花乱坠的好，可这世间当真有这样的人吗？」

那是在江春宴前夕，我端坐于铜镜前，安然由侍女为我梳妆。

听她如是问我，眉眼忍不住弯起，笑得温柔欣悦，道：「我是

不是夸大其词，你见过他便知道了。」

娘亲为我簪上一支珠钗，端详片刻我的眉眼，而后轻轻一笑，

牵起我的手，道：「我们淳儿竟长这样大了，明明还是个小姑

娘，一眨眼便该出阁了。」

我轻轻握着娘亲的手，心下亦是百般滋味。

侍奉于身侧的婢女笑着提醒道：「小姐，应去见郡王了。」

我稍稍颔首，起身后对娘亲一笑，便由娘亲牵着出了门，穿过

抄手游廊去前院寻爹爹。一路分花拂柳，路过与宴客厅堂比邻

的宫室时，忽而听到一阵抑扬顿挫的绕梁琴音。

我眉眼弯起，侧首与娘亲笑道：「是他！他来了！」语罢提着

裙子便想跑去寻他，却被侍女们挡在跟前牢牢拦住，皆焦急地

劝我，道：「小姐勿去！此时您还不能露面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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娘亲亦拉着我的衣袖，温声抚慰道：「淳儿去不得，余生长长

久久，岂缺这一时的见面？先去找你爹爹，与他一道去前

厅。」

我只得作罢，与娘亲继续前行，稍稍侧首吩咐身后侍女，道：

「去前厅看，弹琴的人是哪家的公子。」

侍女应一声是，而后领命退下。我一面走路，一面回头相望侍

女的身影，不自觉弯起唇角。

娘亲见我笑唇边笑意明媚，轻点一下我的额头，笑道：「如今

便欢喜成这样，以后还得了？」

我含羞带笑地嗔娘亲一眼，脸上悄然攀上绯色。

寻到爹爹时，爹爹已在堂中候了多时。一见我，他眼底便浮出

笑意，神色欣慰，又轻叹一声，道：「淳儿出落得这样好，也

不知是哪家浑小子有福，能得我女儿欢喜。」

我跑至爹爹身边，伏在他的膝上对他轻轻一笑，将欲开口与他

讲我心悦的少年时，先前派去的婢女正好回来回话。

她在堂下掬一礼，恭声答道：「回小姐，奴婢翻了宾客册子，

弹琴之人是宋尚书家的公子，宋引默。」

宋引默？

原来他是叫这个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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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垂下眼睑，思及那个惊才绝艳的白衣少年，眼中逐渐泛滥开

笑意，拉了拉爹爹的衣袖，轻笑道：「爹爹，我欢喜之人便是

他。」

爹爹闻言眉头微微皱起，问道：「淳儿是说，宋家的宋引

默？」

我点点头，却见爹爹眉头皱得越发紧，摆了摆手，否决道：

「不行，你不能嫁他。」

我抓紧了爹爹的衣袖，疑惑地抬眸看他，问道：「我欢喜他，

他也欢喜我，为何不能？」

爹爹看我一眼，神情认真而复杂，温声道：「宋家从来出纯

臣，何为纯臣？为大义而灭亲者，纯臣也。饶是如你所说，宋

引默欢喜你，可他予你的欢喜也绝越不过皇权去。」

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目光温柔慈爱，轻声道：「爹爹执意

为淳儿办这场江春宴，便是希冀哪日爹爹不在了，能有一人倾

其所有地护住你。单这一点，宋家的人便做不到。」

我倔强地摇了摇头，眼底隐约有泪花涌现，拂开爹爹的手，在

他面前跪下深深一拜，道：「爹爹何以这般笃定呢？他既说会

护好我，便一定会护好我。我也早应了他，若他今日来我便嫁

予他，爹爹是要我食言吗？」

娘亲连忙上前欲扶我起来，我却不肯起，坚决地跪在地上，再

向爹爹深深一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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爹爹从来最宠我不过，若我平素这般求他，无论是要什么他都

会应承下来，可此次态度却异常肯定。见状，爹爹眉头紧锁，

道：「爹爹万事都能顺着你，唯独这件事不行。前厅的好儿郎

那样多？淳儿何必心心念念一个宋引默？」

我鼻子一酸，眨了眨眼，滚下一串泪珠来，声音已有些许哭

腔，道：「我只欢喜他，旁人再好与我有什么干系？若爹爹不

答应，我便跪在这里，劳什子江春宴不去也罢！」

娘亲忧心忡忡地看着我，启唇欲劝解爹爹，爹爹却示意她噤

声。前厅主管宴飨的嬷嬷已派人来请了几次，我只安静跪着不

为所动。

娘亲见我与爹爹无声对峙，神情无奈至极，叹道：「平日里最

好说话，一逢事又最容不得商量。你们这对父女都生得什么一

模一样的脾气？」

我抿紧了唇，沉默不语。从来养尊处优，这般实打实地跪下

来，膝盖已疼得不行，兀自咬牙坚持。爹爹亦是如此，板着脸

陷入沉思。

娘亲只得先劝爹爹去前厅主持宴席，又令一位身形与我相似的

婢女换了衣服，假扮成我坐在屏风后观礼。一一安排罢了，娘

亲行至我身前屈身蹲下，温柔地将我拥入怀里，安抚着我的后

背，柔声道：「便这样喜欢宋家小公子吗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轻轻一笑，道：「娘亲，我有与你说过他生得很

好看吧？与他初初遇见时，我只看了他一眼，便再没能挪开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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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。我以为我时常想起他是因为讨厌，其实不然，是喜欢啊，

一眼便撞进心里的喜欢。」

犹记当日初相见，花落肩头惊艳。笑似春风拂面，眼底风月无

边。少年白衣翩然，颦笑乱我心弦。

便是这样的少年，教我如何不心动？教我如何不喜欢？

从江春宴始至宾客献艺，冗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只垂目敛首，

背脊挺直地跪于堂下，隐约听得从前面厅阁里传来的管弦乐

声。已不知跪了多久，双腿知觉由疼痛转而麻木，我却不为所

动，任娘亲如何劝慰也不肯起。

娘亲明了我对少年的心意，也知晓于认定的事上，我从来固

执。她便不再劝我，只再三派人往前厅向爹爹递话，婉言劝解

之余，再与爹爹讲我长跪情形。这般硬生生地跪下来，爹爹到

底是心软了。他拗不过我，只得应允了我与宋引默的亲事。

那时娘亲将我从地上搀起，我倚靠在她身上，膝盖已然青紫。

她低垂下眉眼，温柔地为我涂抹消瘀的药，轻声道：「若真如

你爹爹所说，他若辜负了淳儿，淳儿会如何？」

我唇角弯起，将视线从娘亲的手缓缓移开，轻声道：「我素来

便是一见南墙就回头的习性，容不得欺骗，容不得辜负。他若

负了我，我虽不会报复，但也绝不会原谅，我予他的情便到此

为止了。」

言至于此，我垂眸一笑，摇了摇娘亲的手，浅笑道：「不过爹

爹多虑了，宋引默必然不会辜负我的！」先前哭了一场，喉咙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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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涩又疼，声音也是喑哑的。

娘亲无奈，宠溺地点了点我的额头，笑道：「你的宋引默现在

后厅与你爹爹说话，不知我们淳儿想不想见他呀？」

我眉眼弯起，连忙点头。娘亲轻笑着捏一把我的脸，拉下我适

才为方便涂药而挽起的裙裾，吩咐侍女扶我去花园等候，不忘

叮嘱道：「我们两家虽在议亲，但到底男女有别，与他说话时

记得隔一扇屏风。」

我正欲表达不满，却听娘亲笑道：「难道我们淳儿想叫未来夫

郎看到红肿着一双眼睛的丑模样？」

闻言，我揉了一把眼睛，忙不迭摇头，轻轻一笑。道：「我听

娘亲的便是了。娘亲不知，他那人嘴巴坏得很！他若知道我为

了嫁予他这样求爹爹，定要笑我不矜持，稍后我一定不准他讲

话。」

娘亲笑着叹一口气，将我鬓间落下的一缕碎发别至耳后，叹

道：「你呀！原来还知道矜持二字。」

我眉眼弯起，向娘亲吐了吐舌头，而后从位上站起身，领着一

干侍婢去花园等候我的少年。

初夏时节，和风丽日，暖意融融，花园里一派生机盎然的好景

致。假山流水，草木葱茏，隔着一扇屏风的庭阁里，金猊兽袅

袅吐出清香。



2021/8/25 知乎盐选 | 乱心弦

https://www.zhihu.com/market/paid_column/1273616800157614080/section/1273696643846311936?utm_source=wechat_session&utm_mediu… 7/23

清香入鼻，我却静不下来，心里隐隐约约地怀揣着不安情绪，

抬头问身侧侍女，道：「他还未来吗？」

侍女为我奉上一杯茶，促狭一笑，答道：「这话已是小姐第八

次问了。郡王尚在前头与宋公子说话，小姐且耐心等着。」

我抿一口茶水，担忧地垂下视线，道：「不知父亲会不会为难

他。」

侍女笑道：「小姐先前将未来姑爷夸得像个谪仙人，稍后奴婢

定要仔细瞧瞧，能引得我们小姐这么喜欢的宋公子，到底生得

个什么模样。」

我笑着轻打一下她的头，二人正有说有笑，却听小厮赶来通

传，道：「小姐，宋公子再绕一个回廊便到了。」

我连忙整理衣襟，拢了拢头发，而后侧首悄声询问侍女，道：

「如何如何？可还好看？」

侍女哭笑不得，指了指前段雕琢精细的云母屏风，道：「隔着

屏风，小姐便是再美，宋公子也瞧不着。」

我轻哼一声，收回手来，端正地坐好。正如小厮通传的那般，

他来得极快。我敏锐地察觉出屏风前停了一个人，那人在屏风

上投下颀长的影。

他将将站立，我便如事先所设想的那般叫他噤声，而后垂下眼

睑，轻声道：「宋引默，爹爹似乎不喜欢你，但没关系，我喜

欢你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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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向人表明心迹，我紧张地攥紧了十指，才觉掌心处已生出

了潮然的汗意。微微一顿，我唇角弯起淡淡的弧度来，又道：

「我难得喜欢谁，你别辜负我。」

他不曾应我，只静默地立于屏风后。这寂静教我坐立难安，稍

稍犹豫后，终于撇开娘亲叮嘱，站起身奔出屏风。屏风外并无

他的身影，侍奉在外的侍女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，道：「小

姐，宋公子早走了。」

我松开扶着屏风的手，茫然之余，一时不知是何种心绪。另有

一名侍女上前扶住我，轻笑道：「小姐不曾没说错，奴婢方才

瞧得真真的，宋公子当真生得一副英姿飒爽，俊逸非凡的好模

样。」

这引得我自豪一笑，提着裙子步下庭阁台阶，由婢女引着去前

厅娘亲处，到时才知宋尚书也在。他正与爹爹商议姻亲细节，

见我时笑道：「这便是淳儿？」

我眉眼微弯，屈膝向宋尚书行一礼，而后便被娘亲遣人唤到了

内间去。娘亲正端庄坐于紫檀条案前，案上置着笔墨，还有一

张鎏金红笺写就的聘书。笺书朱红，笔迹墨黑。

我将之拾起，垂眸一看，宋引默已签过他的名字。这是我初次

见到他写的字，与预想不同，他写的是楷书，字迹端正规整，

恰如昆刀刻玉。都说字如其人，这字却不甚像记忆中那个风流

随性的少年了。

我视线略微一转，移至聘书文字，轻念出声，道：「从兹缔结

良缘，订成佳偶，赤绳早系，白首永偕，将泳海枯石烂，指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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侣而先盟，谨订此约。」

读至此处，唇角不自觉弯起。我轻轻一笑，想起那夜他看着我

的眼睛，目光温柔缱绻，说：「你再那般对我笑，我便要心动

了。」

他克制，他闪躲。

可他没克制住相思，没闪躲过欢喜。

那个一身白衣，纤尘不染的少年到底是心动了。

娘亲一改往日温柔神色，静静看着我，肃然道：「淳儿，你可

想好了？聘书若成，便是将你交付予他了。」

我微微颔首，垂眸执起桌上笔，在他的名字旁一笔一画地写下

我的名字，唇角弯起，轻声道：「若是那人是宋引默，交付予

他又何妨？」

写罢，搁笔，书成，缘定。

那时，我是真真切切地渴盼着早日及笄，期许着我欢喜的少年

能如约娶我。

他生得真是穷尽我毕生词眼也夸不尽的好看，最简洁的白衣穿

在他身上已是风流天成，若换上大红喜服，不知该美成什么样

子。

一想到此处，便忍不住分神傻笑，而后正绣鸳鸯的手便被绣花

针扎出好大一滴血珠来。血珠浸于红色布料里，快速地融入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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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余下一点暗红的印记。

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身侧的侍女忙抓过我的手，拿起备在一

旁的药瓶为我轻柔地上药，一边上药一边叹道：「我的小姐

呀，盖头染血，不祥之兆啊！」

另一位侍女笑道：「谁教我们小姐这样欢喜宋公子？明明不精

女红，偏要自己绣盖头。我数了数，这已是第十七次扎到手

了。」

我深深叹一口气，低头看了看盖头上绣好了大半的图样，道：

「你们瞧着我绣得可还好？」

侍女看一眼，赞道：「小姐这鸭子绣得真真是活灵活现，不过

盖头上绣鸭子是不是不大好？」

我自暴自弃地推开针线盒，幽幽开口：「那不是鸭子，是鸳

鸯。」

侍女：「……」

那是记忆里燕郡王府的最后一日安详，那日伴随夜幕降临，混

不见天日的噩梦也笼罩住了整个王府。

我记得那场噩梦伊始时，我正依偎在娘亲怀里，看她耐心地修

改我白日的绣花。爹爹半倚在榻上品茶，时不时便抬头笑着望

向我与娘亲。烛光盈盈，偏从窗棂处溜进一丝风来，吹得烛火

摇曳欲熄。爹爹皱眉，伸一只手护住火苗，一面起身合好轩

窗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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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是此时，于门外半爬半滚地蹿进来一个小厮，他腿软得几近

站不起，瘫在地上，颤声道：「郡王！不、不好了！不好

了！」

我向小厮投以疑惑的视线，听爹爹肃声问道：「说清楚！何事

不好？」

小厮哭道：「外面来了一堆人！说奉旨抄家！灭满门！郡王，

快些逃吧！」

几近同时，府中火光大亮，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哭喊声。

我瞳仁微微一缩，下意识望向爹爹，却见爹爹面色煞白，极其

失态地打翻了手中茶盏。杯盏坠地碎得四分五裂，茶水顷刻间

污了一地。他兀地站起身，从一旁的架子上抽出剑来，护着我

与娘亲出了房。

府中已是一派人间地狱的图景，踢破的门、洞开的窗，其间穿

插着持刀搜捕的兵甲。火光冲天里，我看清掼倒在地、正在哭

泣的是我贴身的侍女；腹中斜插着一柄刀刃、仰面躺在地上，

了无生机的是教养我长大的嬷嬷；神色惊惶，被刀刃连连逼

退，却最终没逃过一死的是与我智斗多回的侍卫……

他们都是我最熟知的亲人，十四年的光阴与我朝夕相处、情浓

于血的亲人。而此时的我目睹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在我跟

前，鲜血灼痛了我的眼。

我目眦欲裂，欲冲上前与寒枪铁甲的兵甲搏斗，却被娘亲死死

拉住。娘亲目中有泪，道：「淳儿莫去！莫去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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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吸了吸鼻子，泪如泉涌地看着娘亲，启唇正欲说话，却见一

支箭头从娘亲心口透穿而出。娘亲神情一滞，嘴角微微扯动，

吐出一大口血来，软软地倒在了地上。

爹爹正持剑与数位兵甲搏斗，见状微微踉跄一步，手中剑一个

不稳便被打落在地。他早挂了彩，还要分心我与娘亲处，身上

又更添了数道伤口。

我颤巍巍地跪在娘亲身旁，手忙脚乱地按住娘亲的伤口企图止

血，却毫不见效，不住有黏稠而温热的血液从我指间涌出，染

得我满手鲜血。

我的眼泪像是断线的珠子，大滴大滴地滚落而下，徒劳地张着

嘴，除却哽咽，半点声音也发不出。娘亲无力伸出手为我拭去

眼泪，声音微弱得几不可闻，我却听得出，她是在说，淳儿，

别哭。说罢，她的手颓然落下，从来温柔的眼睛失去了神采，

再无声息。

我抱着娘亲温度犹存的尸身号啕大哭。爹爹如有所感，奋力抵

着刀剑，回过头来悲恸地唤了一声娘亲的名字。

以往爹爹这般唤娘亲时，娘亲会轻轻一笑，温柔地应答一声

「夫君」。现今空中唯有爆裂的燃火声，绝望的哭叫声与此起

彼伏的杀伐声，再无人应答了。

不多时，留心到此处的一位兵甲持刀向我砍来。我侧身一躲，

刀尖堪堪从颈脖边擦过，斩下一缕青丝，晃晃悠悠地落在地

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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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人一击不成，提刀重向我砍来。这次落刀的角度极为刁钻，

几近教我退无可退。我闭上眼睛，意想中的疼痛却没出现。只

听得一声清脆的金石相击之声，近在咫尺的刀刃便被一粒不知

从何处飞来的石子弹了开。

睁开眼时，瞧见有一人背对着熊熊燃烧的火焰持剑而来。火光

勾勒出他清隽的身形，逆了光看不清眉眼，通身气质却似遗世

绝俗的仙人。衣袂翩翩的少年，手上所执的绝不该是用以杀戮

的剑。可他偏执着一把剑，剑身染血，一招一式狠厉决绝。

他在寒枪铁甲中生生杀出一条血路，腥臭的血水一路蔓延至我

脚边。最后一位兵甲倒下时，他终于能抬眸看我一眼。他脸色

苍白得吓人，似是后怕极了的模样，深深看着我，像是在看失

而复得的珍宝。

他走到我跟前时，我早已热泪盈眶。他将我一把拉入怀中，清

朗的檀香与他微热的鼻息将我包裹起来。眼前一暖，旋即一

黑。原是他伸手捂住了我的眼睛，而后有低低的耳语响在我耳

侧。他说，不要看。

他不愿我眼底染上血污颜色，他害怕灭家破门的一幕引我悲痛

神伤。即便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他也不忘挂心我的一点一

滴。

少年微凉的掌心覆在我眼前，我一眨眼，眼睫便从他手心轻轻

扫过，滚烫的泪珠也沾在他的手上。后颈忽而一痛，似被人砍

了一个手刀。我眼前一黑，便晕了过去。意识泯灭前，我依稀

记得，是落在了一个馥郁清逸的怀抱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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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拾回一丝意识。那时他正抱着我，持剑抵

挡身后追兵。我稍稍睁开眼，瞧见他好看至极的侧脸。他的眉

并不十分浓重，却生得秀逸无边，仿佛山间黛色横悬，正微微

皱着眉心，唇边抿一条坚毅的线。只这一眼，我的意识便重新

掉入了黑暗里。

少年怀抱着我杀出重围，将跃上墙头时，到底没抵过一支破空

而来的箭。我在混沌中察觉他身躯微微一震，紧紧地抓住他的

衣角，无意识地唤道：「宋……宋引默……」

少年闻言，脸色一瞬变得惨白而无血色，一口心血喷出，轻轻

落在我的脸上。他怀抱着我从高墙上跌落而下，我听见呼啸的

风声和他自嘲的轻笑声。

「便这样喜欢宋引默？」

他轻声问我，又像在自言自语，语意苍凉，教人听来难过至

极。

隐约恢复些意识时，我仿佛是躺在一方软榻上。烛光盈盈映照

于眼前，教我掀开眼帘一线。透过一扇绢面屏风，我看见少年

正端正地跪于屏风前。

他身前有一人负着手踱步，踱着踱着，忽而停下脚步，苦笑一

声，看向跪在地上的少年，道：「辰儿可知，今日你冒死救

她，是为你自己招惹了多大的祸事？」

少年低垂下眉眼，声音平淡，道：「我招惹的祸事岂止这一

桩？哥哥是如何死的，父亲忘了，我却记在骨血里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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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人闻言，身躯微微佝偻，颓然坐于椅上，半晌，沉声道：

「何故救她？」

少年低低一笑，道：「我喜欢她。」

「即便明知她喜欢的是宋家小子？」

「她喜欢谁我不管，我喜欢她便够了。」

「就算白喜欢一场，求不到结果，也不后悔？」

「不后悔。」

「……」

那人叹息一声，道：「你这痴儿，事到如今，宋家的人已知她

被你救走，你要如何收场？」

少年抬眸，神情清冷，沉声道：「燕郡王将昭明司令符交予了

我，自今日起，我便是昭明司司主。适才我已动了禁军中的暗

线，送入一具女尸替了她。边关未稳，皇帝才动陶家，断不敢

再动秦家摇动军心。明日我便随父亲去塞北，除却述职，再不

回京。我会让她喝下遮颜的药水，从此以后，她便只是秦府里

一个最不起眼的丫鬟。我虽不能见她，却会派人在暗中护着

她，她的仇与哥哥的仇都一并算在我肩上，由我来报。」

我依稀记得，那夜有人在我榻边坐了许久。他伸出手来，似是

想要碰触我的脸颊，却只堪堪停在脸颊旁边。他静静看着我，

以目光描绘我的轮廓。疏漏的月色映照在他脸上，他垂下眼

睑，神色温柔得几近悲伤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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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日我昏昏沉沉地醒来，发觉置身在一间陌生而简陋的屋室

里，房中有个小女孩儿，眨巴一双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见我转醒，她甜甜一笑，道：「姐姐生得真好看！我再没见过

比姐姐更美的人了！」

昨夜触目惊心的场景尚在眼前，后颈处疼痛不减，我许久才缓

过来，问道：「这是在哪儿？我爹爹呢？我娘亲呢？」

女孩儿微微一愣，不待她回答，有一位老者推门而入。我辨认

出他是爹爹部下一员，他先将女孩儿带出房，而后躬身向我行

了一礼，悲痛道：「小姐节哀，郡王与夫人已不在了。」

一句话，说是晴天霹雳也不为过。

我费力从喉咙中挤出声音，问道：「是谁害的？」

老者惨然一笑，伸手向上一指，道：「以郡王花灯节夜行刺圣

驾的谋逆之名，判陶家满门抄斩。」

我十指紧攥，指甲刺得掌心生疼。这疼痛教我稍稍清醒，竭力

掩住悲痛，哑声道：「爹爹若有反心，这天下早不该姓齐了。

残害忠良，昏君！」

老者缓缓收回手，沉声道：「好歹两家曾结姻亲之谊，宋家倒

也能狠得下心，先是令刑部递上栽赃的假证，后是亲自率兵屠

郡王满门。」

我微微一怔，不敢置信道：「宋家？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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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者点头：「宋家人从来是皇帝手下最忠诚的狗，得了昏君授

意，背后捅郡王一刀的便是宋家。」

想起爹爹与我说过的话，我讥讽一笑，心底悔恨至极，道：

「宋引默既要杀我，昨夜又何必救我？」

老者不解地看我一眼，疑惑道：「救小姐的如何会是宋引默？

昨夜那样危险的景况，是秦二公子孤身闯入重兵中，冒死才救

出了小姐。二公子为护小姐周全，生生挨了一箭，箭头差半寸

入心脉，险些便救不回来。」

我只觉如雷轰顶，怔怔然看着老者，轻声道：「你说救我的

人，是秦二公子？」

老者颔首：「秦将军家的二公子，名唤熙辰，小姐现今便被二

公子藏在秦府中。」

我眼眶酸涩，眼睫微垂，无声地滚下一串泪：「原来他不是叫

宋引默。」

陶淳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

江春宴上，他如约赴宴，眼睁睁看你与旁人定亲？

灭门那夜，他置生死如无物，以命相搏来救你，你在他怀里叫

的谁的名字？

便这样喜欢宋引默？他问出这句话时，心底该疼成什么样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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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抬手拭去眼泪，泪珠却连绵不绝，轻声问道：「他在哪儿？

我要见他。」

老者叹一口气，轻轻摇了摇头，道：「宋家咄咄逼人，咬定二

公子救了小姐。二公子天不亮便随军远赴塞北，临行前令老朽

留下守着小姐喝下遮颜药，以此庇护小姐平安。」

闻言，我轻轻闭了闭眼，心口如针扎似的疼：「他必然觉得是

我骗了他，走得这样快，我连声抱歉都没能与他说。」

我无力勾了勾唇角，问道：「他让我喝的药呢？」

老者将一碗汤药呈放于我面前，而后瞬间跪倒在我身旁，沉声

道：「小姐三思，这药虽能遮蔽小姐容貌，但也会损伤小姐记

忆。」

苦涩的药味轻掠过鼻间，我静静看老者一眼，低垂下眼睑，轻

声问道：「连他也会忘吗？」

老者神色犹豫不决，道：「这……这老朽也说不好，兴许忘干

净也未可知呢？」

我低低一笑，从柜中翻找出纸笔来，起承转合，丹青落拓，轻

声道：「他都不怕我忘了，我怕什么？」

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

那不愿忘却的人，那个深深爱慕的人，从来都是秦二公子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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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头喝药之际，一滴泪珠从眼角划入鬓发。我轻放下药碗，意

识被暗不见天的黑暗一点点卷席，最终沉沉睡去。

陶淳，春桃。

这样不走心的假名字，难怪他回京后首要事情便是为我另拟一

个名字。

其实三月前他曾于塞北回来过一次，日夜兼程，不眠不休，所

骑的马接连换了五匹。

那时我在恍惚中跌入池塘，原本身子本就不好，落水后又添风

寒，看了两个大夫都说没得治。缠绵病榻之际，模模糊糊地看

到身前有一个人。

他垂下眼眸，一双潋滟的桃花眼里掺杂了星点温柔，紧紧地抓

住我的手，而后回头与身后妇人说话：「母亲答应我照顾好

她，便是这般照顾的吗？」

昏睡之中用尽百般方法也喝不进药时，是他喝了药，而后俯身

下来，轻柔地撬开我的唇齿，一点一点把汤药渡入我口中。

有人劝阻他，说，公子，是药三分毒，此法不可举啊。

他只淡淡一笑，轻放下药碗，看着我低声问道：「若你醒着，

是不是又该说我轻浮？」

他走时，到我房间见了我最后一面。那时我虽还昏睡着，病情

却稳定了下来，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在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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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不能久留，我走后，母亲便把她放到晚妍身边去，晚妍会

欢喜她。我会想办法回京，在这之前，求母亲定要护好她。」

话毕，他留恋地看我一眼，而后收回视线，果决地转身离去。

那场重病消泯了我对他的最后一点记忆，我把他连同十四年的

光阴过往一起忘得干干净净。当他光风霁月，白衣蹁跹，重新

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心底却装下了另一个人，一个隔了深仇大

恨、本不该喜欢的人。那时他心底该是什么滋味？

他说，若我放手能换她平安喜乐，那我甘愿成全。

原来他从始至终都是那个眼底有我，心里是我的少年。

我醒时天光明媚，半启的轩窗之外鸟雀啁啾，绿意盎然。环顾

四周，赫然便是在从前闺阁间。

甫一睁开眼，便瞧见床榻对面悬挂着的少女画卷，卷上描绘着

我的旧时容颜。作画的那个少年画得真是好看，眉如翠羽，肌

如白雪，一笑嫣然。

我垂下眼睑，从榻上起身，换上旧时衣裳。对镜梳妆时，铜镜

中倒映出一张美得不可方物的脸，顾盼生姿，一如昔年。

师父在庭院中煮茶，自斟自饮，恬适淡然。见我推门而出，淡

淡一笑，向我轻轻招了招手。

我如师父所指，盈盈坐至石桌对面。甫一落座，师父问道：

「想起来了？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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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垂下眼睑，点了点头。

师父品一口茶，沉声道：「淳儿一睡便是三天，这三日生了不

少事端。塞北战事将起，昏君不放心秦家独掌军权，以姻亲挟

制，也亏他想得出。眼下，宋秦两家结亲已成定局了。」

我轻轻一笑，执着茶壶为师父倒茶，淡淡道：「庆父不死，鲁

难未已。昏君不除，国无宁日。」

师父轻捻着胡须，闻言抬眼看我，目露赞许之意：「此等心

气，确是我的徒弟。淳儿既以此为己任，为师必倾力助之。」

他话音将落，却听得竹阵之外一阵喧嚣人声。我抬目望去，微

微蹙眉，却听师父冷声道：「宋家小子在外面，说要求见为

师。」

再听到宋引默时，心底倒不似想象中的波澜万丈。我收回视

线，语气不悲不喜：「他找师父做什么？」

师父轻哼一声，答道：「不见也知，定是昏君授意，令他请为

师出山入朝。」

我垂眸略略思索，唇角微微弯起，道：「他既这样有诚意，师

父便见他一面。」

师父皱了皱眉，摇头道：「我今日若见了他，日后这小小竹舍

只怕更无宁日了。」

我轻轻一笑，附耳过去在师父耳边低声耳语。师父闻言，眼睛

微微一亮，眉头逐渐舒展开，而后笑着点了点头，道：「便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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淳儿所说，你且去准备。」

院门大开，竹阵收合时，我藏匿于花廊后，隔了摇曳花枝远远

望去，庭院动静尽收眼底。微风拂动，落英扑扑簌簌地落了我

一肩。

有人款款步入庭院，身姿清隽无双，脚步一顿，向安然坐于石

凳上的师父轻轻一揖。

师父摆了摆手示意他免礼，而后淡淡道：「今日我见宋公子，

是受人之托，将一物交予宋公子。」

他闻言，眸中一瞬有情绪纷繁，轻声问道：「敢问先生，是何

人所托？」

师父不答，只轻轻将石桌上一封对折的纸页推予他。

他垂下眼睑，伸手拿起墨迹未干的纸页，轻声读道：「长别离

矣，于今绝矣。今君姻亲另结，故立此书休之，此后前盟不

复，各自婚嫁，永无争执。」

读罢，他眼睫微颤，抬眸望向师父：「她在哪儿？」

师父抿一口茶，叹道：「宋公子不必多问了，东西我已交到

了，宋公子请便吧。」

宋引默自嘲一笑，将纸页收进怀里，再向师父鞠了一礼，沉默

片刻，轻声道：「我不知道她是陶淳，若我知道，若我知

道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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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父了然一笑，道：「若你知道，你也会做同样的选择。五年

前是如此，如今也是如此。你早选了做忠臣，不必自欺欺人

了。」

他低垂下视线，不再言语，转身离去，将出院门时，师父用茶

盖轻轻撇了撇茶水，淡淡道：「这茶我一人喝着无趣，以后宋

公子可寻我喝茶，与我这老人说说话。」

宋引默脚步一顿，点头道了一声是，而后抬步，落荒而逃般离

了此处。

确认他走远之后，我才从花廊中走出，心底一片清明。

师父侧首看我，笑道：「往后我会如乖徒所说般行事，乖徒又

作何打算？」

恰有一阵暖风拂过，衣袂翩翩，拂掉了我肩上花瓣。我垂下眼

睑，唇角微弯，低低一笑。

「我要回去，他在等我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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